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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茶 山 ，一 个 地 处 浙 江 省 淳 安 县 中

洲 镇 、被 群 山 掩 藏 的 小 村 庄 。 这 里 是

一 片 革 命 的 热 土 ，流 传 着 很 多 英 雄 的

故 事 ——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这 里 的 人

们 不 辞 辛 劳 ，寻 找 当 年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队 留 在 这 里 的 故 事 和

足迹。

2011 年 6 月 27 日，方志敏烈士的女

儿方梅来到了茶山。随着方梅对方志

敏烈士的足迹一次又一次的追寻，在这

里沉睡了七十多年的革命往事开始走

出大山，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2016 年，淳安县委县政府为曾在茶

山战斗过的革命先烈建起了一座宏伟

的纪念馆。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深情

缅怀方志敏等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感人

事迹与崇高精神。

茶山人民把方梅当成了自家人，方

梅也动情地说：“茶山就是我的家！”

茶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红色茶山。

二

2021 年 4 月 6 日 下 午 ，时 隔 五 年 ，

方 志 敏 烈 士 子 女 中 唯 一 健 在 的 、已 是

八 十 九 岁 高 龄 的 方 梅 ，再 次 风 尘 仆 仆

地 来 到 淳 安 ，缅 怀 父 亲 方 志 敏 等 革 命

烈士。

4 月 8 日，方梅抵达她曾多次造访

的茶山。一下车，乡亲们就围上来与她

握手。不远处，“欢迎茶山女儿方梅女

士回家”的横幅十分醒目。此情此景，

让方梅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她站在

村口放眼四望——村庄掩映在青松翠

柏 的 怀 抱 之 中 ，改 造 后 的 村 居 焕 然 一

新，村路硬化后变得宽阔平坦……只是

几年不见，茶山村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方梅不由连连赞叹。

乡亲们把方梅请进村口的接待室，

为她端上热气腾腾的鸡蛋茶。吃着鸡

蛋茶，面对茶山亲人们温暖的笑脸，她

深情地说道：“谢谢兄弟姐妹们，我又回

家了！”

大家知道方梅的心思，休息了一会

儿，便把她扶进了挂有方志敏烈士大幅

照片的方氏祠堂。这里是方志敏曾经

主持召开“茶山会议”的地方，也是方梅

心心念念的场所。坐在方志敏烈士照

片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旗帜下，方梅感慨万千。她心里明白，

茶山的乡亲们把她当作亲人一样看待，

是源于大家对方志敏等红军烈士的尊

敬与热爱。她感到很欣慰，因为她亲眼

看到了茶山的巨大变化，看到了茶山人

民的日子越过越甜美。她想，父亲这一

辈革命者当年不惧抛头颅、洒热血，为

之不懈奋斗的理想，正在眼前的这片热

土上变成现实，她为此感到激动、感到

自豪。

这时，九十二岁的方田生老人缓缓

打开一个旧纸包，放到方梅面前。纸包

里 面 是 近 百 个 已 经 生 有 铜 绿 的 旧 铜

板。方田生老人说：“这是当年北上抗

日 先 遣 队 的 红 军 到 村 里 时 留 下 的 饭

钱。我母亲在世时跟我说过，家里珍藏

着这些铜板，但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

在意。去年整修房子的时候，在房梁上

发现了这个小纸包，里面就是我母亲一

直小心保管的铜板。”

围 在 一 旁 的 老 人 们 ，你 一 言 我 一

语，讲起了当年方志敏带领红军来到茶

山村时的情景——

当 时 ，当 地 群 众 由 于 对 红 军 还 不

了 解 ，加 上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宣 传 误

导，村里的青壮年听说有“当兵的”要

来 茶 山 村 ，都 早 早 躲 进 了 大 山 里 ，留

在 村 里 的 只 有 少 数 老 人 和 小 孩 。 方

志 敏 来 到 茶 山 村 后 ，找 到 村 民 方 炳 南

等 人 ，向 他 们 宣 传 革 命 道 理 ，告 诉 他

们 ：“ 我 姓 方 ，你 们 村 里 的 人 也 姓 方 ，

是 一 家 人 。 我 们 是 穷 人 的 队 伍 ，是 为

穷 人 打 天 下 的 。 不 用 害 怕 ，把 山 上 的

人叫回来吧！”

村 民 们 听 了 这 话 ，便 纷 纷 回 到 家

里，为红军烧饭做粿，还杀了两头猪慰

劳红军。红军吃了村民的食物都按价

付钱，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在茶山的日

日夜夜，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有些村民不愿意收红军的

钱，等到队伍离开的时候，红军战士们

就会在他们的屋子里、桌子上，悄悄留

下一堆铜板……

三

1934 年 7 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

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

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10 月，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随后红七

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

为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

军政委员会。红十军团承担着掩护红

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危险重重，前

路凶险。方志敏毅然担当起这一重任：

“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

1935 年 1 月 8 日，红十军团在军政

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

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

英等人的率领下进入中洲一带。1 月 9
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在茶山村召开

了一次紧急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今后

的战略方针，最终决定将部队全部带回

赣东北苏区休整。

红十军团离开茶山后，一路艰难跋

涉，多次遭遇敌军重兵。方志敏率领的

先 头 部 队 本 已 脱 险 ，但 为 接 应 军 团 主

力，方志敏又复入重围。方志敏说：“我

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

走。”随后，方志敏指挥红十军团与敌人

多次激战，奈何敌众我寡，损失惨重，王

如痴、刘畴西等将领被捕。1935 年 1 月

29 日，饱受饥寒的方志敏在怀玉山区也

不幸被捕。

除了方志敏烈士外，在淳安、中洲

一 带 还 留 下 了 许 多 革 命 前 辈 的 身 影 ：

1935 年 12 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派省独

立 师 政 治 部 主 任 刘 中 林 、共 青 团 皖 南

特 委 书 记 何 英 ，率 一 支 游 击 队 进 入 淳

遂 歙 交 界 的 山 区 ，在 中 洲 一 带 开 展 武

装斗争；1936 年 1 月至 1937 年 2 月，在

中 洲 一 带 还 活 跃 着 一 支 由 中 共 开 化

仁 宗 坑 区 委 书 记 程 灶 林 领 导 的 游 击

队，程灶林及队员余松松、张金田等在

激烈的战斗中牺牲；1937 年 2 月，中共

皖 浙 赣 省 委 书 记 关 英 为 与 浙 南 的 粟

裕 、刘 英 等 率 领 的 挺 进 师 取 得 联 系 ，

率 独 立 团 三 百 余 人 进 入 淳 安 的 茶 山

等 村 ，以 连 为 单 位 分 三 路 向 浙 南 进

军，历经一场场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

三 百 余 名红军大部分牺牲，只有二十

余人杀出重围，进入皖南，后被编入新

四军……

2013 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纪念馆在茶山启动建设，2015 年基

本完工，整个项目占地面积一百二十余

亩，主体建筑面积七千余平方米。2016
年 9 月 23 日正式开馆。

这一天，方梅也赶到现场，为开馆

仪 式 剪 彩 。 面 对 被 群 山 包 围 的 纪 念

馆，方梅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四

方梅对父亲革命精神的了解，是从

读《可爱的中国》开始的。父亲对党的

忠诚和对新中国的美好畅想，使她决定

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方志敏坚定的

爱国主义精神宣传好，让更多的后来人

在革命前辈的精神感召下，成为国家建

设的栋梁之材。

方梅曾 经 说 ：“ 我 别 的 本 事 没 有 ，

就是不怕 苦 。 我 花 了 二 十 年 时 间 ，前

十 年 收 集 资 料 ，后 十 年 写 作 。 我 跑 遍

了 父 亲 生 活 和 战 斗 过 的 每 一 个 地 方 ，

采 访 了 上 千 人 。 每 到 一 个 地方，人们

听 说 我 是 方 志 敏 的 女 儿 ，都 热 情 地 接

待我。”

方梅出生于 1932 年 11 月，江西省

弋阳县湖塘村人。 1949 年 9 月就读于

烈士子弟学校，1954 年参加工作，1986
年 退 休 于 江 西 省 航 运 管 理 局 。 当 年 ，

由 于 战 争 环 境 严 酷 ，方 梅 一 出 生 就 与

父 母 分 离 ，被 寄 养 在 弋 阳 县 一 个 山 坳

中 的 农 户 家 里 。 1935 年 8 月 6 日 ，方

志 敏 英 勇 就 义 ，时 年 三 十 六 岁 。 方 梅

的 母 亲 缪 敏 也 因 叛 徒 告 密 而 被 捕 入

狱 。 在 这 之 前 ，方 梅 一 共 只 见 过 父 母

两 次 面 ，还 都 是 在 他 们 匆 忙 行 军 的 途

中。“虽然我与父亲接触时间太少，但

听 养 父 母 说 ，父 亲 对 我 格 外 疼 爱 。 他

最 后 一 次 来 看 我 ，把 我 抱 起 来 亲 了 又

亲 ，并 嘱 咐 养 母 说 ：‘ 革 命 一 定 会 成

功，请你好好将我的梅梅带大，我们全

家人都很感激你……’”

就读烈士子弟学校之后，方梅开始

识字读书。 1953 年 10 月 19 日，母亲缪

敏把方志敏的遗著《可爱的中国》送给

了 方 梅 ，并 在 扉 页 上 题 写 了 一 段 话 ：

“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

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地精读，努力

地 学 习 ，用 实 际 行 动 来 继 承 你 爸 未 竟

的事业！”从这一天起，方梅开始真正

了 解 父 亲 ，有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父 爱 。 她

说：“我很快就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尽管有不少字不认得，但什么叫祖国，

以 及 父 亲 对 祖 国 深 深 的 热 爱 ，在 我 的

思 想 里 引 起 很 大 震 动 ，让 我 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启 示 。 后 来 ，我 看 了 父 亲 写 的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等文

章，对父亲和他的革命精神又有了更多

的了解和体会。”

后来，方梅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数

易其稿，一部满含心血的四十余万字文

学传记《方志敏全传》，由解放军出版社

出 版 了 。 2006 年 5 月 ，方 梅 又 完 成 了

《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的书稿写作，并

付梓。

想起艰辛漫长的写作之路，方梅深

有感触地说：“每当清晨我展纸写稿，仿

佛看见父亲就站在我面前，向我微笑，

期 待 女 儿 坚 持 工 作 ，希 望 女 儿 生 活 幸

福；睡梦中，我因看见父亲指挥战斗，而

坐 起 来 大 声 呼 喊 ；写 到 父 亲 被 敌 人 杀

害 前 发 出 铿 锵 的 声 音 ：‘ 我 能 舍 弃 一

切 ，但 是 不 能 舍 弃 党 、舍 弃 阶级、舍弃

革命事业。’我心潮起伏，那呼声仿佛就

在耳边。”

五

方梅对茶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

种情感已融进了她的血脉。受到中洲

镇 党 委 政 府 的 邀 请 后 ，方 梅 欣 然 前 往

——2015 年 5 月 29 日，她来到淳安县中

洲镇，为中洲镇中心小学的方志敏雕像

揭幕。当日，八十三岁高龄的她还给七

百多名中洲镇中小学生讲述了方志敏

等革命烈士的英雄故事。2021 年清明

时 节 的 淳 安 茶 山 之 行 也 一 样 ，每 到 一

处，在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

教育的大事上，方梅都不辞辛苦，决不

“打折扣”。

一路上，方梅在茶山革命烈士纪念

馆、宋村乡中心小学等地，先后做了“缅

先烈，爱祖国，做贡献”的爱国主义教育

演讲。在孩子们面前，方梅谆谆教诲：

“为什么方志敏烈士被捕后无论面对拷

打还是利诱，都不叛变、不投降？因为

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取得最

终的胜利，也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把他

梦想中‘可爱的中国’变为现实。我们

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身处的可爱的中

国，就是他坚持的理由和动力。希望同

学们能好好学习，未来把中国建设得更

强大、更美好。”

她还对同学们说：“爱国要有真本

事。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好，这样才能

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

那天晚上，方梅住在茶山脚下“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的

招待所里，有位企业家慕名前来拜访。

谈话间，他说起自己正在茶山建设一个

项目，其中包括方志敏烈士塑像工程。

方梅听后心生疑虑。等那位企业家走

后，她问随行的摄影师方长建：“长建，

方志敏烈士的塑像是谁投资的？”方长

建对这个项目十分清楚，向她解释说：

“这是由中洲镇党委政府投资的，请了

一位雕塑家，要雕塑一尊方志敏烈士的

全身像。等作品完成了，就竖立在茶山

村，请您放心。”听完这番话后，方梅才

如释重负地说道：“方志敏烈士的形象，

千万不要沾染商业气息！”

之后，方梅不顾一路劳顿，坚持要去

位于淳安县梓桐镇的雕塑工作室，亲眼

看一看方志敏烈士的雕塑小样。在梓桐

镇，方梅见到雕塑小样后，紧紧握住雕塑

家的手说：“看了小样，很是满意，你把方

志敏的坚韧不拔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畅

想，都体现了出来，十分感谢！”

当方梅看了另一处的方志敏头像

雕塑后，她又提了一个建议：“一定要多

参考方志敏烈士的其它照片资料，不但

要把方志敏烈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表现出来，还要把方志敏烈士最美好的

一面表现出来。”

深山之中，绿水岸边，方梅亲眼见

证了父亲心底的那个梦想——“中国一

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正一步步

变为现实。她坚信，这愿望的实现“决

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图 为 淳 安 县 茶 山 村 茶 山 自 然 村

风光。

中共淳安县委供图

“茶山就是我的家”
方金华

1989 年 ，山 东 日 照 升 格 为 地 级

市。那时候，我正在山东大学作家班

学习。后来，机缘巧合，毕业后我竟然

有机会去日照工作。我的工作单位先

是日照市委宣传部，后是市文联。

三十年前，日照市经济规模不大，

基础设施与文化设施还很落后。全城

所有路口都没有红绿灯，公交车只有

城区通往石臼镇的 1 号线。我到图书

馆借书，从电影院西面走进一个小巷

子才找到，遍览书库，乏善可陈。好在

日照有山有海，让我赏心悦目。一个

周末，我骑自行车去城南登奎山。奎

山海拔两百多米，山巅巨石为莲花状，

莲花瓣上有大大小小的风蚀壁龛。扶

石东眺，只见碧波无垠，船来船往，港

口那条长达一千一百多米的钢铁栈桥

码头直插海中。而奎山东南被人称作

“霸王鞭”的一长溜礁石，伸入海中、隐

于水下的部分激起雪白浪花，展现着

山海激荡的雄壮气魄。再向北看，城

区只占一小块地盘，与港区所在的石

臼镇之间是一个个村庄、一片片庄稼

地。当时我想，这也不像地级市的样

子呀。

然而从那以后，日照与众多城市

一样，快速发展起来。城西有座海拔

六百余米的河山，日照人在其崖壁上

凿出“日照”两个大字，每个字宽高都

在二十米上下，蔚为壮观。2000 年春

我爬上山去，站在“照”字下面最后一

点的凹槽里向东看，发现城市变了模

样：老城与港口已经无缝连接，东北部

还 多 了 个 新 区 ，其 中 有 新 建 的 多 所

大学。

我来日照，不只是被这里的美景

所吸引，还想在这座海滨城市感受八

面来风，让我的文学创作有所突破。

果然，日照成全了我。我一次次去浮

来山，享受那棵老银杏带来的阴凉；

一次次去五莲山、九仙山等地，解读

那里的文化密码。我去日照市第一

海 水 养 殖 总 场 挂 职 ，到 许 多 渔 村 采

访，随渔民出海打鱼，听老渔民讲往

事、喊号子，关于海边生活的素材渐

渐增多。我调动在海边生活多年的

积累，创作了三十万字的现实题材小

说《经山海》。我描画山海相依的楷

坡镇，讲述一位女镇长的成长历程。

小说问世后受到好评，得过奖励，还

被有关方面改编，以日照为取景地拍

成电视剧《经山历海》，今年春天在央

视一套播放。

日 照 是 一 个 响 亮 的 地 名 。 1184
年建县，命名者认定这里“日出初光先

照”——我想，那时的人们来到了日照

海边，看见一轮红日从万顷波涛中升

起，将金辉洒到沙滩上和自己的身上，

也无怪乎他们会生出如此自豪与骄傲

的情绪。这种自豪与骄傲一代代传递

下来，我也接续了这种自豪与骄傲。

有许多次，我带着这种情绪去海边迎

日出，包括千年之交的那个早上。每

一次我都会觉得，当朝阳沾着一身海

水鲜亮跃出时，第一缕光线仿佛射入

我的胸中，让我的心间格外温暖。

“最初的光”，是多么宝贵啊。

在日照感受“最初的光”，不只在

海边，还在这里多如繁星的文化遗址

中。1960 年夏天莒县陵阳河发大水，

有人捡到了让水冲出来的几个大口陶

尊，上面的符号令人费解。文物管理

部门的人看到后继续搜集，先后发现

多种符号。请专家鉴定，专家认为与

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存在密切关

系。我曾多次参观莒州博物馆，看过

那些陶文原型，看过古人用的牛角形

陶号，看过一件件做成鸟形以体现东

夷部落图腾样式的陶器，再站到那一

大幅展现五千年前陵阳河日出景象的

油画前面，我仿佛也变成了先民中的

一员，万分虔诚地站在那里，感受着文

明的曙光。

近两年，为了挖掘更多的文学素

材，我往海边跑的次数越来越多。我

曾几次坐船去海洋牧场，见识渔业发

展的最新举措。我登上新老两座灯

塔，感受航运业的百年巨变。记得当

年刚来日照时，我曾采访当时的日照

市港务局负责人，他站在栈桥上向西

面指点着说：将来，这个港湾要全部建

起码头！我当时不敢相信，因为眼前

那个港湾太大了。三十年后，我登上

老灯塔的最高一层，看见日照港不只

把整个港湾占满了，还在西港区的南

面延伸出数公里，从而形成南港区。

我的目光越过港区密密麻麻的橘红色

吊车往西看，奎山依旧孤峰独立，山下

却已经是美丽的城区了。

在日照生活了三十年，这里已经

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也实实在在成

了一个日照人。在日照这片土地上经

山历海，是我的快乐，更是我的福分。

在
日
照
经
山
历
海

赵
德
发

图为日照市风光。 影像中国


